
第一章 溫泉池畔撿少女 

暗夜的保安寺後院，在溫泉水的蒸騰下環繞在溫泉邊的梅香更濃。 

宇文修泡在溫泉裡，若有所思地瞅著在燈火間微微搖曳的梅枝，狀似漫不經心地

開口問：「海青，太子與二皇子都下山了？」 

「回王爺的話，太子和二皇子都下山了，看路線確實是要回宮。」 

宇文修似笑非笑地道：「倒是有心了。」 

海青沒接上話，瞧了眼主子肩背上的猙獰傷疤，神色難掩憤慨悵然。 

十二年前，主子為救好友昭廷，半路中了埋伏摔了馬，哪怕受傷還是往淮州趕去，

可惜趕到時昭侍郎早已莫名死在大牢裡，再趕往昭府想尋昭侍郎的女兒，昭府正

陷入火海，哪怕如此，主子還是衝進屋內，最終為救一個僕役的女兒，幾乎被燒

殘了身子。 

當地數個大夫聯手搶救了十餘日才等到宮中太醫趕至，勉強穩住王爺一口氣，醫

治了近兩月餘才清醒，那時話都不能說，手也拿不起筆，卻不斷地用口形問他「昭

廷呢」…… 

他紅著眼眶，心想主子不是早知情了嗎，怎麼還問呢？怕是傷重得糊塗了，正猶

豫著該隱瞞還是該實說時，主子再度昏厥了過去，傷勢急轉直下，眼看要捱不過

去，他猛地想起昭侍郎的女兒依舊不知下落，於是不住地在主子耳邊說「得趕緊

找到昭侍郎的女兒，否則何以慰昭侍郎在天之靈」。 

幾次後，主子竟然轉醒，從此以後，尋找昭侍郎千金一事，就成了主子此生最重

要的目的。 

主子撐過了最痛苦的時期，在淮州養了一年，才終於能夠回京，開始了漫長的治

療，從無法動彈到能夠行走花費了七八年，每每見主子為了要站起身，痛得渾身

打顫卻倔強地撐住不坐下，他就恨惱自己當初為何慢了一步進火場，讓主子受了

如此重的傷。 

哪怕十二年過去了，主子行走仍無法如往常，每每入冬後，渾身的痛楚更是讓主

子痛不欲生，必得上保安寺後院的溫泉浸泡才能得以舒緩，只因唯有此處的溫泉

最能夠舒活筋骨。 

每年這個時候，太子與二皇子必定陪同一道前來，然而誰都知道太子與十二年前

的禍事脫不了關係。 

當年事故的原由早就查清，正是因為主子太受皇上重視，讓當時還未成為太子的

四皇子眼紅，於是外祖家從中動了手腳。 

主子受了傷，殘了身，徹底與皇位無緣，哪怕皇上提前將他封王，卻從此入不了

皇上的眼，待四皇子被封太子，主子更像是被皇上遺忘。 

他真是想不通太子為何要這麼做，太子是皇上唯一的嫡子，再加上外祖家顯赫，

其下門生縱橫朝堂，這皇位穩妥得不行，根本無人搶得走，何必傷害主子呢？ 

想當初主子沒了母妃，是皇后娘娘仁慈將主子帶回宮與太子作伴，兩人情感更勝

於其他手足，誰知道為了那把龍椅，哪還有什麼手足之情。 

看向宇文修，燭火搖曳間勾勒出他俊魅又顯陰鬱的面容，海青更加自責。 



十二年過去了，主子如今雖能行走，腳就有些跛，不願出現在人前，每年入宮的

次數五隻手指都數得出，皇上不曾私下召見，主子更不願往宮裡湊，要不是還在

尋找昭侍郎千金，真不知道主子會活成什麼樣。 

不過，慶幸的是三個月前淮州傳出了點好消息，說是總算查出昭姑娘奶娘的下落，

正循線找人，要是能找到奶娘，也許能找到昭姑娘，畢竟那當頭正亂，說不準是

奶娘把人帶走了呢。 

正忖著，聽聞細微腳步聲，海青抬眼望去，就見暗衛二把手的海藍臉色凝重的走

來，海青不禁暗叫不妙，無聲用口形詢問，只見對方搖了搖頭，海青的心不禁跟

著往下沉。 

「海藍，是不是淮州遞回消息了？」宇文修聽見聲響，微露喜色問道。 

海藍面色為難，艱澀地應了聲。「回王爺的話，海靛遞消息回來了。」 

見狀，宇文修斂去喜色，「線索斷了？」 

「也不是斷了，確實是找到昭姑娘的奶娘了，繞了一圈，原來她住在淮州附近的

成安縣。」海藍笑得很難看。 

「重點。」宇文修沉聲喝道。 

「回王爺的話，奶娘說那一日正巧她兒子生病，她並沒去昭家，後來才知道出了

事，所以……」見宇文修的臉色黑如焦土，海藍最後的話全吞進肚子裡。 

一旁的海青心裡暗暗罵了海靛好幾句，怎麼就不把事情查清了再一次回報呢？這

些年，老是讓主子一顆心上上下下的，也不想想跟在主子身邊的他們日子會有多

難熬！ 

瞧瞧，主子臉都黑了，這當頭誰敢說半點安慰的話？ 

十二年了，當年的娃兒如今都長大成人了，就算主子畫了許多張昭姑娘三歲的畫

像也不管用啊！ 

「海青！」 

「屬下在。」聽主子這麼一吼，海青嚇得差點沒站穩，忙應著。 

「當年你是不是騙我？她是不是早已經死在那片火海裡了！」 

海青二話不說雙膝跪下，「王爺，屬下對天發誓，當初清查現場時，確實沒有發

現孩童的屍首，正因為如此才猜想事發當時昭侍郎早已經把女兒託付他人，肯定

是逃過一劫了。」 

「他在淮州人生地不熟的，能託付給誰？」宇文修惱火問道。 

這些年，他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 

人到底在哪？都十二年了，是生是死，總要給他一個交代！ 

海青面對他家主子每次希望落空後千篇一律的問話，一整個想死，只能閉嘴不語，

等著主子發完火。 

宇文修咬牙切齒地道：「託付給姓祝的混蛋嗎？」 

海青苦著臉，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 

主子說的那個姓祝的混蛋，他早讓人查了，可人家身邊也沒帶個三歲娃……話說

當年正是因為昭侍郎寫了封信給主子，上頭提著姓祝的混蛋居心叵測，主子察覺



準要出事才趕往淮州。 

想來可嘆，當年主子因為看到一份翻水車的設計草圖與昭侍郎成了好友，再經昭

侍郎介紹認識了翰林院的祝大人，三人皆以治水為志向，因而成了好友。 

後來祝大人被發派到淮州當個同知，昭侍郎也去了淮州治水，而禍事就發生在淮

州，加上那封信，主子簡直將祝大人恨進骨子裡。 

而通常主子罵到這兒就會停歇，因為主子覺得罵祝大人會弄髒他的嘴。 

果然如海青所想，宇文修不再罵人，沉默良久才淡聲道：「讓海靛繼續查，再給

他一年的時間，不管是生是死，本王都要知道，如果再查不到，要他別回來了。」 

海藍應了聲，心裡生出一種莫名的愉快感，唯有如此，海靛才會知道在王爺身邊

的他們會因為他而受到多少無妄之災。 

待海藍一走，海青垂著臉，眼觀鼻，鼻觀心，心想主子什麼時候才要讓他起身，

倒不是他不堪跪，而是溫泉不好泡太久，主子氣歸氣，身子還是得顧呀。 

無聲嘆了口氣，正想問宇文修要不要起身，卻聽見遠方傳來張揚的嘶吼聲，他眉

頭一皺，不等宇文修吩咐便招手讓隱藏在後院的暗衛去瞧瞧。 

「王爺，該起了。」海青陪著笑臉道。 

宇文修應了聲，海青趕忙取來大布巾要伺候，可宇文修起身時卻見對面溫泉池畔

的假山上探出一顆頭——那是張小姑娘的臉，正往後瞧著，似乎沒發現這頭有人。 

彷彿確定身後追兵沒追上，她放心地轉回頭，剛巧對上宇文修那張稍嫌冰冷卻又

出奇俊美的臉，呆愣了半晌，她才後知後覺地發現對方沒穿衣服，正欲尖叫出聲

時，又死死地摀住自己的嘴，結果攀爬著假山的手沒了倚靠，小小身形往後倒了

下去，砸出些許聲響。 

事情只發生在轉瞬間，海青甚至是在她快掉落時才察覺她的存在，臉色難看至極，

他居然這時候才察覺多出一個人，那小姑娘若是刺客還得了！ 

宇文修面無表情地接過海青手上的大布巾，「去看看死了沒。」 

海青鐵青著臉，也不必他過去，佈在後院四周的暗衛已經往假山的方向而去。 

「王爺，屬下該死。」海青苦著臉，真的很想死！今晚是什麼好日子，怎麼一個

小姑娘闖進來竟沒半個人察覺，一個個都是死人是不是！ 

「不，該死的是她。」宇文修擦乾身體，慢條斯理地套著衣袍，臉笑著，口氣卻

殘忍無比。 

海青沒吭聲，通常主子說話不會這般刻薄，可身子不舒適讓主子心情不美好，隨

口說說，他就隨便聽聽，反正主子又不會隨便弄死人，讓他嘴上發洩也好。 

正忖著，突聽見身後傳來聲響，海青一回頭，目色冷戾地問：「誰在外頭吵鬧，

擾了王爺興致？」 

這是第一批派出查探外頭吵雜聲的暗衛，見海青神色嚴厲，收起原本打探完消息

後的戲謔笑意，恭敬道：「外頭有三個男人在找一個姓祝的姑娘家，而在靠近女

客廂房那頭，有祝姓官員的家中下人們忙著在找府中姑娘。」 

原本覺得戲謔，那是因為猜想到這肯定是後宅女子鉤心鬥角鬧出的好戲。 

一來，保安寺是佛門清淨地，女客廂房附近怎可能有男人出入？再者，一般官家



千金豈可能在外招惹麻煩，讓人趁著三更半夜找上門？怎麼想都覺得肯定有鬼。 

海青一聽，壓根沒把這事放在心上，正要揮手讓他們退下，卻聽宇文修漫不經心

地問：「姓祝？」 

正要離開的暗衛聽他這一問有點懵，但還是照實道：「屬下並未深入打探，只是

聽到下人對著守門的小沙彌說主家姓祝，是回京述職的官員。」 

宇文修繫好腰帶，斜睨了眼，「探。」 

「是。」 

暗衛們立刻腳底生風地離開，隨即另一撥人走來。 

「王爺，那位姑娘昏厥在地，該如何處置？」 

「當然是——」 

「去跟住持說一聲，麻煩找個醫女，再讓幾個小沙彌過來，把她抬進屋裡。」 

海青話都還沒說完就被宇文修打斷，聽他一通安排不禁有點傻眼，脫口問：「哪

間屋裡？」 

宇文修懶懶瞅他一眼，笑問：「你說呢？」 

話落，宇文修逕自離開。 

海青愣在原地，腦袋快速轉過一遍，驀地想起主子口中那個姓祝的混蛋不就是前

兩天回京述職？那麼那個小姑娘就是祝大人的家眷？朝中姓祝的官員就那麼一

個，這一回來就撞到主子這兒來了？挑主子正惱火之際，時運也太差了！ 

待宇文修走開幾步，海青怒眼回頭瞪去。「你們幾個，一會全給我去領罰，竟被

個小丫頭闖進後院，你們還要不要臉！」 

幾名暗衛低著頭，無奈至極，這後院牆上有個狗洞，那位小姑娘身形瘦小，剛好

鑽了狗洞進來，怎麼防呢？沒有刺客會鑽狗洞的！ 

 

女客廂房裡，幾位祝家女眷各懷心思，等著下人回報。 

姑娘家在外突然失去行蹤，必定得找，而且還要趕緊找、不動聲色地找，否則要

是被其他上山禮佛的女眷們得知這事，姑娘的清白就毀定了。 

祝老太太冷沉著臉不語，雖說她對兒子帶回的這個外室之女沒什麼好臉色，但好

歹姓祝，要真有個萬一，族中其他姑娘必定受到牽連，所以並不希望那丫頭出事。 

「去探探，都出去多久了，至今還沒找到人！」祝老太太壓低聲響低斥。 

坐在一旁的大媳婦喬氏嚇了跳，忙道：「母親，已經讓張嬤嬤在廂房外等著，一

有消息會立刻回報。」 

喬氏臉色同樣不好看，丈夫帶著他們一干家眷回京，才剛回京第二天，婆母就說

要上山禮佛，順便給丈夫許願，就盼他別再外派，能當個京官。她這個大媳婦只

能乖乖地著手打理上山禮佛一事，可誰知道才頭一晚那丫頭就出事了，大半夜的，

誰都不用睡了。 

「祖母，妳別凶母親，都是祝心璉不好，誰叫她大晚上的還跑出去？要真出了事

也不關咱們的事。」祝心瑜挽著喬氏的手，與喬氏同個模子印出的嬌俏面容滿是

嫌惡。 



祝心璉那丫頭不過是個外室之女，比妾生子還不如，偏偏父親將她捧在手心疼，

事事都由她，壓根沒把她和兄長當一回事，天底下哪有這種道理？像祝心璉那種

惹人厭的人，最好永遠都別回來。 

「心瑜！」喬氏聞言低斥，面帶惶然地看向婆母。 

「住口！妳身為嫡姊，沒看好庶妹，還有臉說話？」祝老太太目光銳利，像能看

穿人心般地注視著她。「妳倒是跟我說說，大半夜的，她帶著丫鬟跑出去做什麼？」 

「祖母，這事妳得問她呀，我怎會知道呢？父親從不拘著她，她想做什麼就做什

麼，在汾州時就像個野丫頭似的到處跑，我怎麼看得住？」祝心瑜抿了抿唇，一

臉委屈，可是在祝老太太的注視下又難掩心虛。 

「她與妳同房而寢，妳身為長姊連管教她都做不到？」 

祝心瑜眼眶泛紅，「我可不敢多說什麼，父親會怪罪的。」 

這一回的委屈可是真委屈了，她但凡在父親面前指摘祝心璉一字半句，父親便斥

她小肚雞腸，無一絲手足之情。 

祝老太太聽完臉上不顯，心裡倒是詫異極了。 

兒子剛回京兩天，正忙著在京裡走動，母子倆也沒能好好說上幾句，可依她對兒

子的了解，壓根不認為兒子會將一個外室之女寵到無法無天，不，該說兒子養了

外室就夠她吃驚的了。 

那個外室到底有何本事，生的女兒竟能讓他寵到這種境地？如今她該慶幸外室早

逝，否則兒子真把外室納進屋裡，只怕要鬧出寵妾滅妻的蠢事來。 

正忖著，張嬤嬤急步進了屋內。 

「如何？」祝老太太沉聲問著。 

「找到二姑娘的丫鬟蘭草了。」張嬤嬤壓低聲響道。 

「二丫頭呢？」 

「老奴讓蘭草進來回話。」 

話落，張嬤嬤朝外頭喚了聲，便有兩個婆子架著個小丫鬟入內。 

祝老太太見丫鬟滿身狼狽，像在草地滾了圈，散亂的髮上還有草屑，如炬目光如

刀刃般狠狠地刮向她，「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蘭草一入內就被押著跪下，雙膝發疼也不敢吭聲，跪伏在地，話說得雖急卻清晰

明白，「回老太太話，二姑娘聽說保安寺後院有座特別的水井，便帶著奴婢前往，

誰知道半路上竟出現三個男人要抓二姑娘，二姑娘便拉著奴婢往林子裡跑，將奴

婢推進矮樹叢裡，奴婢跌得眼冒金星，壓根不知道二姑娘到底跑哪去，還請老太

太趕緊派人往梅林裡找。」 

祝老太太怒斥，「胡扯！豈有男人敢闖進保安寺擄走女眷！」 

「奴婢所言屬實，若有一句誑言，必將不得好死！」蘭草抬眼直視著祝老太太。 

祝老太太緊抿著唇，保安寺女眷居處竟會有男人闖入，而且還是衝著二丫頭來

的……就算她是個野丫頭，那也是在汾州，如今才回京兩天，她壓根沒出門，能

招惹誰？況且又是誰跟她說後院有座特別的水井？ 

忖著，祝老太太目光望向喬氏母女，硬生生將那抹揣測壓進心間。 



如果真是被賊人帶走……那就如此吧，否則要真找回來，還不是白綾一條，還得

弄髒她的手。 

「好了，妳先下去。」祝老太太一個眼神，兩個婆子便將蘭草拽起。 

蘭草見她反應如此冷淡，心臟劇顫，「老太太、老太太，您不能……」 

祝老太太正要婆子塞住她的嘴押下時，突聽見男子聲音傳來—— 

「母親，聽說心璉不見了，是真的嗎？」 

側眼望去，見祝西臨大步走來，祝老太太眸色閃過一絲惱意，「你做什麼？誰讓

你闖進女客廂房？」 

「母親，山上寒氣逼人，我心想著心璉似乎穿得不夠暖，叫人回府給她取了件襖

子，讓小廝送來，小廝卻遇上在外尋人的下人說是心璉不見了，這到底是怎麼回

事？」 

祝老太太還來不及敷衍兩句，蘭草已經掙脫婆子的箝制，在祝西臨面前跪下。 

「求老爺救救二姑娘，再晚就來不及了。」 

「到底怎麼回事，快說！」祝西臨怒聲問道。 

祝老太太聞言，別開臉不發一語，蘭草趕忙將前因後果快速說過一遍，就見祝西

臨臉色鐵青，大步往外走去。 

 

 

「真是祝西臨之女？」宇文修的眼從書中移開，看向海青時，多年猶如死潭般的

眸瞬間迸射出光采。 

海青看他那目光，內心五味雜陳，「是祝大人的女兒，但聽說是個外室之女，這

次回京述職，特地帶回京認祖歸宗的。」 

王爺已經許久不曾對什麼起興致了，他著實感動，可是一想到王爺一門壞心思想

報復人，而且可能牽連人家閨女，他真的開心不起來。 

「外室？」宇文修微詫了下，隨即笑得嘲諷。「怎麼，他不是個光風霽月，許諾

絕不納妾的君子？也是，外室嘛，連妾都談不上，倒也算信守承諾。」 

海青乾笑著不知道該怎麼接話。 

「一個自詡君子的男人卻養了外室，還特地把外室之女帶回京認祖歸宗，那就代

表這個丫頭肯定是他心尖上的寶。」宇文修逕自推敲著，俊美臉龐滿是笑意，猶

如當年意氣風發的三皇子回來了。 

「王爺，您和祝大人的事跟那個小姑娘……」海青在他斂笑的注視下自動閉上嘴。 

「你以為本王會拿個小姑娘出氣？」 

他是覺得不會，可誰知道呢？王爺正因為海靛傳回來的消息不高興，畢竟這院落

隱密得很，暗衛們的嘴都很緊，王爺想做什麼也沒人敢阻攔。 

海青心裡這麼想，面上卻堆滿笑意道：「王爺當然……」 

「本王就是會這麼幹。」 

海青無言，就不是個硬心肝的人，為什麼偏要嘴硬呢？ 

「除了這事，可還有探到什麼？」宇文修往椅背一靠，慵懶問著。 



「聽說祝大人找了保安寺的住持幫忙找人。」 

宇文修笑瞇魅眸，「你說，住持會不會跟他說人就在我這兒？」 

海青在心裡嘆了口氣，笑道：「自然是不會。」住持有眼色，聽見王爺授意，又

怎麼會違逆他的意思，再者要是把這事捅出去，小姑娘哪還有清白可言？ 

宇文修沉吟著，也不知道想到什麼，愈想愈樂，露出他這十二年來最真誠的笑意，

「你說，我要是把小姑娘囚住一輩子，能不能逼瘋他？」 

海青內心崩潰，這話到底要他怎麼接？王爺怎麼連他也欺負了？ 

「當年昭廷會出事，姓祝的肯定也出了一份力，否則昭廷的書信中怎會提到他居

心叵測？如今也不知道昭廷的女兒到底是生是死，如今他女兒落到本王手中，就

當是老天給他的報應。」 

海青唇角動了動，終究還是忍不住開口，「王爺，祝姑娘被惡人追趕，可見她在

祝家恐怕過得不太好，如今又把祝大人的帳算在她頭上，未免對她太不公平？」 

「昭廷的女兒無人相助，至今生死未卜，公平嗎？」宇文修沉聲問道。 

那個與他有一面之緣的小女娃是那般聰慧嬌俏，可他尋了十二年，至今還找不著

她，每每想到她可能早就慘死刀下，或被拋屍河底，或燒成焦炭，他就心痛得無

以復加。 

這十二年來，無一夜好眠，他將好友捲入黨派之爭，救不了好友，洗刷不了所謂

貪汙的罪臣之名，也尋不著好友的唯一血脈，愧疚日夜折磨著他。 

這份仇恨與歉疚急需一個出口，也需要一個發洩的對象，祝西臨就是最好的對象。 

海青想勸他什麼，可一想到主子活著的動力就是這分仇恨，就又把話嚥下去，算

他自私吧，他寧可主子繼續恨著，總比行尸走肉好。 

宇文修稍斂了怒火，像是想起什麼似的問：「小姑娘是祝西臨的至寶，你怎會認

為她在祝家過得不好？」 

「海藍方才查探消息時，瞧見了那三個要抓拿小姑娘的男人，順手綑來，順口問

了，是她的嫡兄買凶殺人。」 

「嫡兄？祝家人才剛回京，馬上就找到門路買凶？敢情是祝西臨的岳家人幹的

吧。」宇文修漫不經心地問著，想著若把這條治家不嚴的罪狀捅到皇上面前，依

皇上最是厭惡家宅不寧的性子，祝西臨不只別奢想當個京官，恐怕還會下放窮鄉

僻壤。 

不過，僅止於此，怎能解他心中的恨？ 

海青幾不可察地嘆口氣，他說這話的用意是要王爺同情小姑娘處境，可惜，王爺

好像對小姑娘是半點惻隱之心皆無。 

「暫且將那三個男人扣著。」宇文修突道。 

「王爺是打算幫小姑娘？」海青喜出望外地問。 

宇文修笑瞇眼道：「憑什麼要本王幫她？」 

海青再次無言，那是想幹麼？ 

「不管是嫡兄還是岳家人所為，都意味祝西臨對小姑娘的好已經引發岳家和自家

人的不滿，我得想想該要怎麼做才能讓祝西臨痛不欲生。」 



看著宇文修興致盎然的神情，海青頹喪地垂下肩，放棄再次勸說，難得看王爺這

般有朝氣，所以只好……委屈小姑娘了。 

「對了，小姑娘醒了嗎？」 

看向宇文修的笑臉，海青只想仰天長嘆。 

王爺這話，分明就是小姑娘一清醒就立刻通報他……到底想做什麼呢？怎麼他愈

來愈看不透王爺了。 

 

半個時辰後，祝心璉醒了。 

醫女說了，祝心璉身上只是些皮肉傷，並沒傷筋動骨，只要精心養個幾天，保管

連點疤都不留。 

宇文修特地前去探望，讓暗衛們都懵了，這是他們識得的那個王爺嗎？ 

十二年的關門抑鬱生活，讓王爺想把累積了十二年的怒火一口氣發洩在小姑娘身

上？這豈是君子所為？ 

想是這麼想，但沒半個人敢勸說半句。 

屋裡，祝心璉正坐在床上發呆，一聽到開門聲，隨即抬眼望去，杏眼瞠得圓圓的，

難掩驚慌。 

「公子。」她想起身，腳卻痛得難受，只能依舊坐在床畔。 

「身上有傷，不須多禮。」宇文修說著，遞了一個眼神，海青立刻拉了張椅子擱

在離床幾步外的位置，自己守在大敞的門外。 

雖說這麼做於事無補，但至少他心裡好受。 

宇文修倒是不以為意，逕自打量著眼前的小姑娘，祝心璉，才剛及笄的小姑娘，

姿容不錯，沒半點像祝西臨，讓他覺得順眼許多。 

「醫女說妳身上有傷，得靜養幾日。」 

祝心璉縱然有滿肚子的疑問，但一想到自己不小心看光人家的身子，又很丟人地

從假山跌落，只好把疑問往肚子裡吞，先道謝再說。 

「多謝公子相救，不知道能不能代為通知我的家人，接我回去？」 

「三更半夜，怕是不妥。」 

「那……能否託人跟我的家人說一聲，免得家人擔憂？」 

「可以。」家人擔憂？整個祝家恐怕也只有祝西臨會擔憂，偏不告訴他。 

「多謝公子。」祝心璉鬆了口氣。 

宇文修擺了擺手不語，只是一逕地打量她。 

這打量的目光太灼熱，讓她無法假裝若無其事，躊躇地開口，「不知道公子還有

什麼事？」都說是三更半夜了，就算是她的救命恩人、就算大門敞開，他也不該

繼續待在這兒吧。 

宇文修微揚起濃眉，嘴角微勾，「有件事想與妳談談。」 

他本就打算以有人追殺她為由，將她帶到府裡做客，最好是能囚困個幾天，畢竟

她要養傷嘛，傷在腳，自然無法隨意移動。 

可現在恐怕不是做客，而是當人質了。 



這話聽在祝心璉的耳裡，想到的便是溫泉意外一事，嚇得她趕忙道：「我什麼都

沒有看見，你肩上的燒傷還是腹部的痣什麼的，我都沒看見，真的！所以我應該

不用負責吧……」 

因為她老往渡口跑，所以爹一再告誡她，就算在外走動也不許與男子單獨相處，

更不可以瞧渡口那些打著赤膊的男人，要真瞧了，也許會被人以此要挾被逼著出

閣。 

偏偏她剛剛看見的不只是肩膀胸膛……他全被她看光了，怎麼辦？ 

而且明明只要這位公子不提，她按住不說，誰也不能逼她負責，可她怎麼會傻得

主動提起溫泉的事……她怎麼會這麼傻！ 

這是祝心璉人生頭一回覺得自己傻得可怕。 

門外的海青聞言也忍不住地朝房裡看了眼，心想這小姑娘是不是摔到頭了，說起

話來很不清醒啊。 

 


